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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陌生化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一种主要创作方式，在文学创作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莫言在《红高粱家族》大量

使用陌生化手法，通过孙辈视角、化人为物、化物为人、意识流等具体方式，深入挖掘高密东北乡和红高粱

的文化意蕴，形成独特的陌生化叙事效果，使得文学语言的新异性、人物形象的丰满性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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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familiarization, as one of the main creative methods of Russian formalism,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creation. Mo Yan makes extensive use of defamiliarization in “Red Sorghum”. 
Through the grandchildren’s perspective, materialization, humanizatio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other specific ways, he deeply explored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Gaomi Northeast Township 
and Red Sorghum, forming a unique narrative effect of defamiliarization, which effectively im-
proved the novelty of literary language and the richness of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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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高粱家族》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所著的长篇小说，由《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

道》《奇死》五部分组成。《红高粱家族》通过“我”的视角，追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在山东高密东

北乡，“我的爷爷”余占鳌率领本地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奶奶”戴凤莲和“爷爷”余占鳌两人的

爱情故事贯穿其中。莫言用开阔、宏大、艳丽、血腥的语言，谱写出一曲生命赞歌，展示出高密人民

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民族血性。在这部小说中，莫言大量使用陌生化艺术手法，创设了独特

的艺术效果。 

2. 陌生化概述 

形式主义(Formalism)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及美学流派，在 20 世纪初期的俄国蔚为风尚。该流派在

文学、艺术及戏剧创作中，着重于形式与技巧的探讨，不强调主题内容的阐述。俄国形式主义两大核

心观点是文学性和陌生化。代表人物有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逊等学者。尽管形式主义的存在时间较

为短暂，但其影响所及却极为深远。它不仅构成了西方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亦对结构主义、符

号学以及英美新批评理论的萌生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德国戏剧革新家布莱希特创造和倡导

“间离效果”1(defamiliarization effect)中，也可以看到俄国形式主义的前瞻性与启发性。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亦作 singularization)又称“奇异化”，

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并系统化的一个理论。布莱希特认为“陌生化”是一种引起新

奇艺术感受的艺术手法。“对一个事物或一个人物进行陌生化，首先很简单，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

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1]简言之就是将描写对象从

正常的感知范围中移出，通过使用创造性手段重塑读者对描写对象的感知，给读者带来新鲜感的创作方

式。它主张文学作品中作者有意识地使用一些陌生化的写作技巧，以此来提高作品的文学性。什克洛夫

斯基还提出了一个与陌生化相对的概念，即自动化(程式化)。随着文学的发展，原本新奇的文学创作在不

断被人感知后为人所熟知，进而形成一种阅读时的惯性反应。受此影响，人们对文学的感知力会逐渐下

降，阅读兴趣也随之降低。陌生化手法的目的在于瓦解读者对日常事物的惯性反应，迫使读者以新的角

度来看待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列夫·托尔斯泰认为陌生化手法是“不说出事物的

名称，而是把它当作第一次看见的事物来描写”，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形象的描绘也属于陌生化。”[2]
在《红高粱家族》中，作者通过运用孙辈视角、化人为物、化物为人、意识流等手法，创设了独特的审美

情境，为小说叙述增添了不少亮点。 

3. 《红高粱家族》陌生化表征 

莫言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有独到的理解，他在《红高粱家族》中多次纯熟地使用陌生化手法，主要

表现在孙辈视角、化人为物、化物为人、意识流四方面。 

3.1. 孙辈视角的感性评价 

首先，孙辈视角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同时拥有第三人称的全知效果。叙述者“我”的身份是男主

Open Access

 

 

1“间离效果”也可译作“陌生化效果”，是叙述体戏剧常用的一种舞台艺术表现方法。指让观众看戏，但并不融入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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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余占鳌的孙子，豆官的儿子。故事主线“我的爷爷”余占鳌率领本地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时，“我的

父亲”豆官年龄尚小，叙述者“我”也没有出生，无法亲身经历或见证书中的故事，书中故事来源多为作

者事后调查或道听途说。作者以全知视角贯穿于故事之中，洞悉书中所有人物的所思所想，但并不参与

书中故事情节，无法对故事情节造成任何影响，我们可以将这里的全知视角当作更好地转述情节的工具。

通过孙辈的视角，作者能够更加自由地穿梭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打破传统的叙述顺序和叙事逻辑，

给读者一种时空错乱之感。采用这样的写作视角也为读者保留了对故事情节的想象空间。 
其次，孙辈视角可以激发读者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思考，包含作者对书中人物感性的评价。在《红高粱家

族》中，“我的爷爷”余占鳌具有英雄与土匪的双重身份，是文中善恶一体的代表性人物，纵观他的生平事

迹，可谓劣迹斑斑又可歌可泣。余占鳌出场便匪气十足，算不得光明磊落之人。与此相矛盾的是，“我”称

赞爷爷为“传奇英雄”。余大牙糟蹋村里姑娘时，余占鳌大义灭亲处决亲叔，日寇屠杀百姓时，他带领村民

奋起反抗，处处体现高密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和民族血性，实乃忠义双全。爷爷从日本归来，村里为他举办的

典礼，县长对爷爷尊敬的态度，都表现出外界对余占鳌事迹的肯定。作者对民间英雄与土匪之间的界限进行

了模糊化处理，余占鳌这一人物便是作者对传统价值观念提出的挑战。他并没有用主流价值观直接评判人物，

而是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己感受与判断。这种处理方式增强了读者的主体性，让读者意识到英雄与土匪并

不是绝对的对立面，而是存在于同一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不同侧面，达成了“感性评价”的目标。作者通过这

种方式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多元性，是对传统文学的超越和创新。 

3.2. 化人为物的感官冲击 

人化与物化归属于比拟修辞，其构成是把物当人，或把人当物，或把 A 事物当作 B 事物来写。通常

有增强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和感染力的效果，亦有通俗易懂、活泼有趣地借物喻人、借人说理的作用。

然而，莫言小说的比拟修辞远超一般的比拟修辞，具有强烈的审美冲击力。 
物化，即将人当作动物来写，使人具备物体或动植物的某些特点。莫言在小说中常把人当作动物写，

例如：罗汉大爷被日寇当众剥皮时，作者是从动物的角度来描写其惨状的。“大爷被剥成一个肉核后，

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3]“躯干上的皮被剥了，肉跳，肉蹦，像只褪

皮后的大青蛙。”[3]作者对罗汉大爷受刑时的描写极致血腥与恐怖，前文塑造的“有血性、真硬汉”的

罗汉大爷在这里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动物。“肉核”“褪皮后的大青蛙”等拟体的使用，给人强烈的感

官冲击。此外，作者对“小姑姑香官”之死也有一定的描写：“他转过脸……拎住小姑姑像胡萝卜缨子一

样的头发，把小姑姑从二奶奶怀里像从干结的土地上往外拔萝卜一样拔出来，用力一摔，摔在窗户上后，

又反弹回炕上。”[3]作者将小姑姑比作胡萝卜，运用“拎”“拔”“摔”等一系列不用于人身上的动词，

描写出日寇行动之粗暴残虐。这些物化突显出人物遭遇的悲惨，传达出作者对广大人民群众任人宰割、

命若草芥遭遇的深度思考，包含作者深切的同情。 
作者是如此刻画“二奶奶恋儿”视角中的日寇：“他的尖削的嘴巴、嘴巴上那一撮漆黑的毛、他的鬼

鬼祟祟的神情都与那只黄鼠狼酷肖，只不过它的形体更大，毛色更黄，神情更奸诈。”[3]作者将日寇比

作二奶奶曾经撞邪碰见的“黑嘴巴黄鼠狼”，神似的外貌与神态更能展现出日寇如同豺狼虎豹般狡猾、

奸诈、邪恶，为后文二奶奶的悲惨命运埋下伏笔。 

3.3. 化物为人的象征意蕴 

人化，即将动植物当作人来写，赋予动植物人的思想和行为。莫言在这本书中提到山东高密东北乡

的各色人文风土，详细描写了多种动植物，并将动植物人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象征人类社会的狗群。 
在小说中，作者使用隐喻手法，将狗群视为人类社会的象征，通过动物的视角来反映人的命运和情

感，这种手法丰富了小说的内涵。文章中主要描写的狗有黑、绿、红三色，现实生活中狗的外貌很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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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的、绿的，作者通过给狗增添色彩，使读者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黑、绿、红三

条狗作为“狗群三领袖”率领众狗与人类斗智斗勇，甚至差点将人类的围攻一举歼灭。“领袖”常用来形

容人类的社会关系，这里把它赋予狗，说明狗群在当时也是有组织，有阶级的，狗群的世界就是人类现

实社会的映照[4]。 
“花脸小母狗站在红狗身后，驯良地摇晃着尾巴。绿狗对着红狗叫了一声，好像人类发出的一声冷

笑。红狗对着绿狗叫了一声，好像人类对冷笑回报的冷笑。黑狗站在它昔日的两个伙伴之间，和事佬般

地叫了一声。”[3]作者非常巧妙地把人类经常发生的卑劣故事嫁接到狗身上，抢占民女、欺软怕硬、依

附权贵的特性在狗身上演绎地淋漓尽致。 

3.4. 意识流手法的时空跳跃 

莫言创造性地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艺术，他曾坦言深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和福克

纳《喧哗与骚动》的影响，简言之即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识流小说的影响。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先驱詹姆斯所提出，归属心理学范畴。它强调意识活动的不间断

性、超时间性和超空间性，这种“自由调度”的本领源于意识不受时空限制的特性，随后这一理论应用

至文学领域，对作家的创作实践产生影响。在《红高粱家族》中，作者运用意识流手法，根据叙述主体

“我”的意识活动安排情节的顺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使读者能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自由

穿梭，体验人物的内心世界。 
《红高粱家族》通篇采用意识流手法，打破传统时间顺序，以孙辈内心独白的方式，在心理和意识

层面的动态变化过程中，通过对现在、过去与未来时间线的解构与重组，使之相互交错、颠倒顺序并彼

此渗透，进而使得人物当下的感知、过往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这三种心理现象得以重叠、交织，形

成复杂的内心图景。基于此创造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文章结构，展现了时间与意识流动的独特关系。例如：

莫言经常将故事划分为若干部分，在情节顺序中穿插追述、预述等内容。当涉及“我爷爷”、“我奶奶”

年轻时代的故事时，过去的情境与现在的叙述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时空交错的线索，这里可以看出《喧

哗与骚动》的影子。 
莫言凭借其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胆粗犷的笔力为读者创造了一个鲜活新奇的文学世界。

行文时，意识流手法使场景迅速切换，莫言灵动的想象与主观情感一经结合，便产生了一系列奇异诡谲

的意象。这是作者超常思维能力的体现，有利于读者在阅读时获得深入的阅读体验。 

4. 《红高粱家族》陌生化的文化内涵 

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通过运用陌生化手法，重新构造读者对“高密东北乡”和“红高粱”的认

知，并且多方面多角度地表现作品深层的文化内涵。 

4.1. 地域文化中反抗精神的张扬 

1955 年 2 月，莫言在山东省高密县河涯乡平安庄(现高密市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平安村)一个农民家庭出

生。粗粝的农村经历造就了莫言“乡土”的人生底色。因家庭贫困和成分问题，他小学五年级时辍学务农。

幼年长期的饥饿与孤独深刻影响了莫言，这使他和故乡之间存在难以割舍的情感联系。此外，莫言有意识地

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当作目标。他常以民间视角讲述民间故事，作品中格外偏重乡村意象。 
高密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强烈的反抗精神。受福克纳虚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影响，莫言在现实的基

础上，虚构出“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地理名词，其对应的现实地域大致上是山东高密市区东北方向的

几处街区。山东以齐鲁文化为代表，高密文化是务实、开放、兼容、礼义的齐文化的子文化之一。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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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杨守森在《怪才莫言》一书中论述道：“高密民间有着独特的世俗文化……高密人富于血性，高密大

地上发生的抗德和抗日事迹，可歌可泣，永载史册……”[5]。响马文化是齐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提及

响马文化，《水浒传》中宋江、武松等人的形象便浮现在人们心中，他们的事迹流传至今，成为民间口口

相传的草莽英雄代表。这些人物已成为英雄主义的象征性符号。齐文化的生动与活力，构成了英雄们成

长的深厚文化土壤。抗战初期，高密民众以简单的武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激烈地斗争——孙家口伏击

战，这是高密历史中不可磨灭的篇章。祖先的辉煌过去在莫言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不仅把历史事

实搬进了作品里，还把高密反抗精神贯彻在他的人物中。以孙家口伏击战为背景，莫言在《红高粱》篇

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作品中，面对日寇的大肆烧杀，以余占鳌为首的民间武装为保护家

园冲锋陷阵。同年，日军强抓高密、平度、胶县民夫修建胶平公路。刘罗汉大爷不甘屈辱，杀死骡子后反

抗逃跑，被日军抓获后剥皮折磨至死。他们凭借强烈的反抗精神成为抗击侵略者的英雄。 

4.2. 红高粱文化中深厚生命意识的凸显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对高粱的描绘，成功地将个人情感与民族记忆相融合，创造出一个既具地

域特色又充满普遍意义的文学世界。红高粱是本篇小说的核心意象，蕴含丰富的象征意义。首先，从精

神层面来说，高粱是中华民族生命和精神家园的象征，高粱深植于黑土地，是中华民族深植于民族传统

文化的写照。高粱是当地主要作物，粗糙的高粱米供养了一代又一代高密东北乡人，他们生于高粱，养

于高粱，葬于高粱，两者密不可分。其次，高粱旺盛生命力和顽强的生长状态象征着祖辈强大的生命力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高粱历经侵略者的碾轧和战争的重创，年复一年地新生，

始终挺立于高密东北乡。而那些靠吃高粱为生的村民，也都拥有着类似于红高粱的鲜明特征：生命力旺

盛、坚韧、挺拔、团结。最后，红高粱象征着戴凤莲对自由和生命的渴望。高粱地承载着她诸多美好的回

忆，既是她自由的起点，也是她生命的终点，她的热情和反叛精神与高粱的红色相呼应。 
红高粱的退化，蕴含着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小说中，“纯种红高粱”是家族光荣的图腾和高密东

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而“杂种红高粱”则是现代都市虚伪、狡诈、贪婪、浮躁的象征[6]。在外多年，

“我”重返故乡才惶恐地发现自己的精神世界早己变得如此贫瘠，更不幸的是，那些象征生命力、代表

野性的纯种红高粱濒临绝种，被杂种高粱所取代。作者意识到当代社会对于人类内在强悍民族精神的侵

蚀作用，对人类社会属性的空前强化和生命意识的逐渐减弱感到忧虑，渴望通过“红高粱精神”唤醒被

当代社会生活遮蔽已久的生命意识。随着故事的发展，“纯种高粱”，“杂种高粱”的象征意义也在不断

扩展和深化，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个人和集体、生死和自由的桥梁。 

5. 《红高粱家族》陌生化文学效果 

“一般来说，语言的陌生化就是调动各种修辞手法有意偏离语言习惯或语法规范，以达到语言表达

的新颖奇特，形象生动，意蕴丰富，耐人寻味的效果。”[7]纵观陌生化手法在文中的多重表征，莫言陌

生化手法的使用，主要有增强语言新异性和提升人物深刻丰满性两种效果。 

5.1. 增强语言新异性 

在小说语言方面，陌生化技巧的使用增强了语言的新异性。陌生化技巧是作者小说创作中的有意追

求，人们通常认为长篇小说语言之难，在于创造一种既具有鲜明个性又陌生化的语言。这种陌生化的语

言并不是为了制造阅读困难，而是要将丰富的想象融入叙述语言，以此对小说语言做出真正的贡献。 
莫言酷爱比喻，且能比喻出新奇来，“破破烂烂的像摔了一个瓦罐的枪声”、“像琥珀一样透明的双

耳”[3]。即使对同一物象，莫言也能做出多种精彩联想。以太阳意象为例，太阳在他的小说中多次出现，

每次都有不同的形态：“湿渡渡的像带血的婴儿”、“像一个椭圆的血饼慢慢坠落”作家丰富的想象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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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匠心的比喻令人折服，生动形象的意象跃然纸上。 
《红高粱家族》中含有大量有关色情暴力的描写，区别于传统的描写方式，莫言会将某些残忍、血

腥的场面津津有味地呈现出来，恶心的、丑陋的事物会被他刻画得无比逼真[8]。例如：“肚子着了阳光，

胀到极点，便迸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3]在常人的思维中，血腥腐烂的肠子是远

离美的，纵然作家用溢美之词来修饰也不可能产生美感。这里如此描写，可见作者笔力非比寻常。 
此外，作者在作品中还运用了夸张、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词语的超常搭配也是本文语言的亮点之

一，这些都是陌生化技巧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作者运用陌生化手法，不仅提升了语言的表现力，而且

对人物形象塑造具有深层审美意义。 

5.2. 提升人物深刻丰满性 

通过陌生化的手法，莫言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深刻灵魂的人物形象。以戴凤莲为例，人物形象不再是

单一的、平面化的，而是充满了复杂性，使得读者能够从多个层面去理解和感受人物的内心世界。 
身处农村父权家庭之下，戴凤莲深受封建礼教的迫害，她的婚姻被父亲左右，被迫嫁给患有麻风病

的单扁郎，但她并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奋起反抗。遇到余占鳌后，两人不顾世俗，破除万难，勇敢相

爱。敢爱亦敢恨，在发现余占鳌出轨恋儿后，她表现出强烈的醋意和报复心理。单家父子死后，她成功

控制了烧酒坊，并加以改造，此后，烧酒坊的生意越来越好，她也拥有了经济来源，这是她反击父权制

度与世俗的武器。通观戴凤莲的人生行迹，无愧于妇女自立的典范。 
戴凤莲的死亡结局有其特殊意义。不同于二奶奶恋儿被日寇杀害，戴凤莲不幸牺牲于为抗日武装队

送拤饼的路上。她的死亡彰显出至真至诚的人性美，是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抗争。死后两年，丈夫和儿子

为她出了大殡，她女中豪杰的故事甚至被编为快板，为人传诵数十年。这些事迹共同构成了她独特丰富

的人物形象，让读者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红高粱家族》中，作者通过孙辈的视角、化人为物、化物为人、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延长并强化了

读者的审美感受，是对莫言小说陌生化手法研究的必要补充。这些手法的运用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

体验到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感知方式，进而激发读者对作品深层文化内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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